
[bookmark: _GoBack]临近期末,好多工作不断地涌来。越是工作繁忙，越是浮想联翩。这可能是处于紧张的工作学习状态中才能激发出的思维力。

期末命题是一项主要的任务，需要静心、细想、连续操作。开工两天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即将出行到上海，随中学校长团队参加校长培训班的学习，在命题的时间里再扣除五天，即便这样也没有激起我丝毫的紧张感，翻出《高效学习》我们所知道的理解性教学这本书看了起来，从前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看着，看着，联想起来，自己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在此书当中找到了根据，思如潮涌。

“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全球各行各业飞速向前发展,日新月异,然而,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学校依然束缚与一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教育思维与教育制度。以教师和课本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通过演讲、阅读和讨论来传播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沿袭至今,并且保持惊人的不便。………”

“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学会如何高效学习”、“为有意义的学习而教”

读序、前言和访谈录的时候，再次认定我此生的“碌碌无为”。曾经为自己不写文章，不著书立说开脱，什么理科人不善于写作啊、真正的属于你自己的经验技能是不能复制和拷贝的，写不出来，看了作者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教育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我真是感觉到惭愧。

我联想到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退休后的反思中所说: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不要多,只十几年,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再让我叫一些小学生,那我现在相对成熟献给学生,那该多好啊！我也突然总有一种想时光倒流的遐思:去多读书多做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表达出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做做做，虽然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比较有效,但是覆盖面太小。

我联想到期末的学习交流我将说什么?说我此时的感想,说自己多么想站在课堂上上课，和老师一同做研究,却在意别人的说辞，每每上课,都是偷偷地进行从不张扬。骨子里有一种害怕,将教研员个人上课的行为变成教研员集体的行为，教研员展示课示范课等等。

我联想在东师参加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班学习时，学习中于海波教授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不写论文，但是如果要写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内容可写”。想到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出来。比如目标设计教学,我带领的组长做了九年级全套的目标分解,期望教师在复习过程当中能够用上,但是多数老师还是回到了自己已有的教学习惯中，制作分解教学目标这一活动并没有改变他原有的认知,或者是认识到了但是有缺少实践能力,这种学科教学和教师培训两方面都可以写出点儿内容。

再如,作为部门主任,我引领着学校制定联合教研活动，不同学校设计的活动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内容，尤其是后期这三所学校:7中、37中和西岗中学，联合教研活动质量越来越高，尤其是西岗中学的活动，结果超乎学校领导的预料。关于设计组织实施校本研修活动，也是作文章的很好的素材。

我联想到这个学期我所指导的优质课，“一师一课”评优活动三节复习课荣获部级优秀课。我在26中、7中所上的课中有两节是复习课，可见在物理复习课的教学设计中我已经有了成型的经验，总结出来也可以成文。

我联想到下个学期我是否可以选择一个点校，带着教师做教学实践研究。我脑袋中迅速地搜索着哪个学校能够做起来，校长的思想教师的能力教师的范围......

突然又想到周五那天与校长在总结发言中说，一个做教育者，需要有些哲学思想，我自认为自己在教学和处事方面常常不知不觉地用到哲学思想，联系、发展是我的特质。我还联想到是否可以真正的收几个老师作为徒弟，把自己的一些经验通过他们来延续。

......

想着想着越发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半百之年的我还在成长，我又想到一些教育名人专家，在退休之后贡献教育，还能战斗到70岁到80岁。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
